
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协办夏 文 史
NING XIA WEN SHI宁 072024年4月1日 星期一 值班编委 冯涛 编辑/美编 张晨阳 校对 毕竞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冯福林（1919—1975）宁夏盐池
冯记沟人。少年时，冯福林的家境
贫寒，十岁就开始给金姓地主家揽
工放羊，每天早出晚归。放羊时，由
于羊太多，他和一个 30多岁的羊倌
两人跑不过来，东家给了他一匹马，
让他骑在马上去放羊。少年冯福林
胆子比较大，他骑上马后不仅敢跃
马飞驰，还常常在马上站立、镫里藏
身、倒骑马、偏骑马等，从小练就一
身马上功夫。1935年，冯福林在陈
记洼给人放羊时，一个马匪军官对一
个羊倌的婆姨起坏心。就被冯福林
揍了一顿，保长说冯福林通匪，把他
关了起来。不久，他被刘志丹部的一
个副营长解救，参加了陕北红军，后
来成为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的
一名战士。

参军后，冯福林在师部当勤务
员，后来又下到连队当战士，1936年
11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
爆发后，冯福林所在的连队在陕西
三原桥底镇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
四四旅，开赴到抗日前线。1937年 9
月中旬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任机枪
班班长。在一次战斗中，冯福林抱
着一挺机枪不停地向山下的日寇射
击，等到战斗结束，他想站起来时，
才发现自己腿受伤了，血肉和泥土
凝在了一起。

在后方医院治疗中，医院要锯
掉他的腿，冯福林一听急了，他从床
上爬了下来说：“你们不能锯我的
腿。”医生说：“不锯，你有生命危
险。”冯福林说：“危险无非是个
死，没有腿脚还不如死了。”最后，
在冯福林的坚持下，医生剪掉了他
腿上的腐肉，进行了包扎。值得庆
幸的是不久他的伤口上长出了新
肉，他的腿保住了，只是那条腿一直
肿着，他常年不能穿袜子。

你们不能锯我的腿

1942 年 初 春 的 一 天 上
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
枫观看骑兵团汇报表演时，
他 看 到 有 一 个 战 士 的 马 术
特 技 相 当 娴 熟 ，非 常 感 兴
趣。汇报表演结束后，彭雪
枫 专 门 把 这 个 战 士 叫 到 身
边 询 问 他 的 身 世 、经 历 ，这
个战士向彭师长汇报了自己
的学习经验时告诉彭雪枫：“我
叫冯福林，是宁夏盐池人。”

精湛的骑术使冯福林成为骑
兵团的“名人”，每一次汇报演出，
他都被安排单独表演。陈毅军
长、彭雪枫师长多次观看过他的
表演。

1942 年初春，彭雪枫观看骑
兵团的汇报，忽然发现有个骑兵一
会从马肚子下翻起来，一会一只脚
踩在马镫上，一只手紧抓前面的铁
环，捡拾提前放在地上的一把马
刀。这个战士从马背上跳下跳上
的动作特别多，动作最熟练，也最
惊险。最后是站在马背上过来向
主席台敬礼，坐在一边的张震参谋

长告诉彭雪枫这个战士叫冯福林，
是全团最优秀的骑手。

操练结束，彭雪枫把冯福林
叫到跟前，问是哪里人？如何学马
术的？冯福林回答：“我是宁夏盐
池人，从小在地主家放羊，有时要
骑着马去放羊，所以自小就会。”

彭雪枫又问：“你是怎样参军
的？”冯福林回答道：“马鸿逵到我
们那里去打红军，有个白军军官对
一个羊倌的婆姨起坏心。我揍了
他一顿，保长说我通匪，把我关了
起来。红军打过来后，放开了我，
我就参加了刘志丹的队伍……。”

正当冯福林叙述的经历时，
彭雪枫突然问他为何不穿袜子。

“报告师长，我在打平型关时腿上
负了伤，他们要我锯腿，我死活不
同意。后来腿没锯，到三四四旅
当骑兵排长，可是腿老肿，穿不上
袜子，只好穿这种不花钱的肉袜
子……”说到这里，周围的人都乐
了。彭雪枫也笑出声来。

彭雪枫根据自己的调查结
论，尤其是与冯福林的对话，专门
向骑兵团的同志们讲话。从此，彭
雪枫记住了这个不穿袜子的西北
骑手，多次在骑兵团和他谈话。

不穿袜子的西北骑手

伤好后，由于冯福林不能长
途徒步行军，就被分配在 344旅某
部骑兵排，不久因他骑术精湛，被
提升为骑兵排长。

1939 年底和 1940 年初，反共
摩擦活动达到了高峰。为了扩大
抗日根据地，1940年 4月，黄克诚
奉命离开太行山赴冀鲁豫，率领
第 344 旅和纵队直属队越过平汉
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会
合。不久，又到达豫皖苏边区新
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 6
支队会合。冯福林所在的连队跟
随黄克诚和新四军会合后，留在
了新四军十师。

1941 年 8 月，新四军四师师
长彭雪枫成立了新四军四师骑兵
团，他在各部新四军挑选最精干
的战士组成了这支部队。冯福林
被选拔入内，他带着十师的 13 名
骑兵来到了四师，担任骑兵团三
营的排长。

在训练中，冯福林要求骑
兵上马像蚱蜢一样快，骑坐像
磐石一样稳，奔驰像风雷一样
疾。冯福林虽然会骑马，但他的
骑术离周纯麟团长的要求却差得
太远。从此，他每天都勤奋地训
练，跌下马。爬上去再练。一次，
他为了掌握从马肚旁翻身站立在

马背上的动作，不慎摔下马，头撞
在石头上昏了过去。等他慢慢地
清醒后，发现他的战马“小火车
头”正用舌头舔他。

刻苦的训练，使他成为骑兵
团一流的骑手，不久就被任命为骑
兵五大队二区队的区队长。

冯福林练马术不是一个人
偷着练，而是带着全区队、大队
的战士一起练。从步兵调到骑兵
的王玉坤是一个不服输的汉子，
他为了驯马下了很大的苦功。他
在冯福林的训练下，从一个门外
汉练成一个掌握 27 套马术技术
的尖兵。

克服伤痛苦练马术

1944 年 秋 ，为 了 便 于 补 充
骑兵 ,骑兵团成立了学兵大队，
冯福林为大队长，专门负责对
新招的骑手进行训练。经过他
的训练骑兵团不仅及时地补充
了合格的战士，也更大程度地
提高了全团战士的骑术，增强
了战斗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将新四
军四师十一旅整编为华中野战
军第九纵队，张震任司令员兼
政委，冯福林所在的骑兵团也
整编到第九纵队。冯福林担任
七十三团（后改为十三团）三营

营长。之后，九纵又改编为华
东 野 战 军 第 二 纵 队 第 五 师 。
冯福林带领他的营转战在山东
临沂地区，先后参加了大山攻
防战、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
攻打诸城、巧夺潍河大桥、昌南
战 役 、凤 凰 顶 战 役 、益 林 之 战
等。他在战火中也被锻炼得更
加坚强，先后担任十三团参谋
长、副团长、团长。先后率领部
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解 放 杭 州 、进 军 浙 东 沿 海 等 。
新中国成立后，仍率部参加舟
山战役。

1951 年，冯福林调南京军事
学院学习，这个放羊娃终于踏进
了学校的大门。毕业后担任二十
一军六十一师副参谋长、副师
长。1953 年 3 月渡过鸭绿江参加
了抗美援朝。 1958 年回国后不
久，在 1959 年又奉命参加了甘南
平叛战斗。从甘南回来后，他又
先后担任雁北军分区副司令员、
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5 年 6
月 15 日从北京开会返回时因公
牺牲。

（据抗日战争纪念网、先锋
盐池）

“放羊娃”走向“军区副司令员”

冯福林——“放羊娃”成长为革命战士

民国年间的两次特大自然灾害，一是民国九年（1920年）的海原
大地震，有 27万人丧生，其中固原死亡 13万多人。二是民国十八年
（1929年）的严重旱灾，灾民近 20万人，其中死亡 7万人。这两次灾
害，使固原人元气大伤，多年缓不过劲来。

民国九年海原大地震

1920年 12月 16日 20时 6分 9秒，即农历十一月初七日，海原发
生了强烈地震，震中位置在北纬 36.5度，东经 105.5度，烈度 12度，震
级为 8.5级。由于这次地震非常强烈，仅六七分钟，六盘山区各县即
成一片废墟，人民死亡过半，房屋、财产和耕畜损失殆尽，方圆数百里
内，“村庄覆没，人烟断绝，鸡犬灭迹”。波及范围十分广大，震源激起
的地震波，使陕、甘两省同时震动，灾情严重者达 54县，重灾面积达到
1000平方公里，死亡人数在 27万左右。

地震有感面积更大，使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
上海“时钟停摆”，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荡动”。甚至香
港的“大多数人感到震动……地震时，香港的最高法院正在审
讯案件，受到了干扰”。越南海防市“中央观象台上的一个天
文钟被震停止摆动”。大半个中国几乎都感觉到了震动，甚至
千里之遥的汉口还震倒了半壁朽墙。 1935 年 5 月 15 日，《南京
日报》称海原大地震的强烈度使“地震仪针亦出筒至不能测其
剧烈之度”。由此可知，“全世界皆受此波动”。可见发生在六
盘山区的这次大地震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古今中外少见的最强
烈地震。

在这次特大地震中，六盘山区各县均遭灾难。海原县城位
于极震区的中心部位，地震时忽见大风黑雾，天际闪现红光，地
下有声如雷吼，“地如船摇，人不能立”。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
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
裂缝多有泉涌，其色或绿或黑。海原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口
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完全荡平，村镇全部毁失者比
比皆是，全县陷入人间地狱之中，遍野横尸，往往全家或全村遭
难而无一幸存者。全县压毙人数达 73027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一
半以上。同时，压死牲畜 7 万余头。全县房屋十分之八均被震
坍。大震第二天，又忽狂风大作，嗣后复降大雪，老弱妇孺忍饥
挨冻，餐风露宿，相继僵毙旷野。灾民无衣、无食、无宿、无医，
惨不忍睹。

民国十八年的严重旱灾

从史志记载来看，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大灾荒是由多种因素
酿成并逐步达到高峰的。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时，旱象初露。
次年，“民饥”已被记入《甘肃历代天灾考略》，到民国十七年（1928
年）时，甘肃“全省空前大旱，自陇东迄于河西，南起洮岷，北达宁夏，
50 余县旱、雹相继”。民国（1929 年）十八年，荒旱达到了空前未有
的高峰。《甘灾纪略》重点指出：“固原、隆德等县除特大旱灾外，复冰
雹、虫害、洪水、霜冻相继。”固原和泾源的县志也记录在案：“固邑河
干见底，井水皆竭”，“夏、秋大旱，泉水涸，河源竭”。

《民国固原县志》保存了石作梁的《己巳饥馑记》，记载了当时的
惨景：“始初，人以油渣为食，此就小康之家有之，其他即此亦鲜所
有。荒年既无禾苗，焉有草根？所为树皮、油渣者，遇馑为上等之
馐，真不啻丰岁之山珍海味也。米珠粮玉，持金难易，人想五谷，梦
寐呻吟。兼地方驻有军队，不时搜索米面。更土匪蜂起，四野被掠，
既天灾而又人祸，人民太苦。饥状有不忍为述之惨。时外来逃荒之
户，以人易粟，及笄之女，与粮即售，换领作媳。少艾者愿质身作佣，
但希果腹，他无所冀。甚之中年之妇，其流散乡间者，求食依人，甘
为妻妾。童子认人为父，只盼收养，不计身值。饥之甚于斯极矣。”
在固原城内的磨针观（庙宇），“夜半穷人割食人肉，余初不信，一日
往察，观内有一死尸，遍身肉被割净，不识为男女也。此余亲目所睹
实有之，非讹传耳。诸如此类，不胜所详，执一可例其余矣。”

据统计，民国十八年（1929 年）甘肃省灾民达 250 余万人，饿
死 140 余万人，60 余万人死于病疫，30 余万人死于兵匪杀害。民
国十九年（1930年）“本年甘肃省旱灾灾情继续扩大，发展到 60个县，
灾民 311万人，死亡人数 200万。固原、隆德、海原三县的灾民，亦由
去年的 20万人，减至 13万人，即死亡人数达 7万人。该地区全户、全
族、全村死绝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可谓人间罕见之浩劫”。“隆德
县城原有居民 200余户，到本年（1930年）夏季时只剩下四五户”（《甘
灾纪略》）。

1929年，上海华洋义赈总会观察干事安献金到甘肃调查灾情，目
睹并具体报告了隆德等县的灾情实况：“沿途灾情之惨出余料之外”

“以人为食之事，在该省已司空见惯”“天灾之重，可谓绝无仅有”。这
样严重的灾情，国民党政府是什么态度呢？《隆德县志》直言不讳：“民
国十六、十七、十八年旱灾、匪灾迭蒙……虽有赈务分会之设，然毫无
经费，不过奉应文书，徒用空名，并无实际，又有灾情救济委员会，亦
只宣传实况而已。” （据宁夏文史馆）

民国固原两次特大自然灾害

1949 年 9 月 23 日晚，身披战火风尘的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银
川。他们穿着一身被雨水淋湿的灰布单衣，汽车上架着机枪，在通
衢大道穿梭巡逻，搜索残敌。店号商铺门半启半闭，或明或暗地营
业。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僚都分头藏匿抢运家私细软，但绝大多
数低级公务员都守在机关里，因为旧省府秘书长马廷秀前两天就下
了一道命令，各机关保护好公文档案和公共财产，并逐一加贴封条，
等候解放军接管。

次日傍晚，解放军就陆续进驻旧省府、马鸿逵大公馆、西
塔、鼓楼等要点。民国日报社门口亦有解放军岗哨。 8 时许，一
辆吉普车停在报社门口，进来 3 位解放军，询问旧报社情况后，
让把所有走散的人员都找回来，并问社长是谁，人在哪里。听
留守人员说是马敦静军部政治处少将处长徐静兼任，早三天就
把家属从报社搬走，不知去向。一位带陕西口音的军代表说：

“你们把收报机上的封条统统扯掉，马上开始工作（事后得知他
是十九兵团副政委潘自力）。”于是，留守人员就撕去收报机上
的十字封条，开始收录新华社自北京播出的口语广播新闻。因
为军管会尚未成立，暂由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政治部监督工作，
每晚抄收新闻到凌晨截稿，之后要立即送到六十三军政治部
（驻马鸿逵大公馆）。第二天，一位姓韩的军代表叫一名留守
人员同他乘吉普车到印刷厂去印《约法八章》。 印刷厂在北门
外旧满城，工人大都散伙，铅字也不完整了，很难凑成一篇文
章。 军代表让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工人们就自己
动手排印，印出了几百份《约法八章》。

9 月 26 日，天气晴朗，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群众游行庆
祝，街头汇成源源不断的人流，欢呼声此起彼伏。没过几天，三边
日报社长张源率领工作人员接管了报社和旧中央通讯社，积极准
备出版新的《宁夏日报》。由于各方面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暂出
版《宁夏新闻简报》，遇有重大新闻发行号外。10 月 1 日，毛泽东
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重庆、成都相继
解放；四川主席王陵基被人民解放军活捉；新疆陶峙岳将军起义；
广州解放；蒋介石向台湾逃窜等胜利消息不断传来，全国人心振
奋。《宁夏新闻简报》特刊发表，几百份号外放置在报社门口，被
群众一抢而光。

（据银川党史网）

解放军接管宁夏民国日报社

1942年 2月，绥西陕坝、五原、临河
等地发生鼠疫，百姓死亡日渐增多，传
染、蔓延甚历，已达宁夏磴口县附近。

一

自绥西发生鼠疫之消息传到宁夏
后，宁夏省政当局奉卫生署令，“迅速实
施预防检治，堵塞侵入省境”，当即成立
了宁夏省防疫委员会，作迅速之动员、敏
捷之措置。

1942年2月12日13时，宁夏省政当
局在省卫生处成立宁夏省防疫委员会，
并召开防疫会议。省民政厅厅长海涛、
省军警督察处处长程福刚、军医处处长
朱文魁、驻宁军政部第六防疫大队大队
长成正田、省会警察局局长马如龙、省垣
商会会长乔森荣等参加会议。

为预防疫患，避免鼠疫波及宁夏，
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宁夏省防疫委员会
组织章程》和《宁夏省防疫委员会检疫站
暂行规则》等项条例；议决聘请邹协文大
夫为宁夏省防疫委员会秘书；决定划拨
专款每月 2500元，联合驻宁夏第十七集
团军总司令部所属之军医，以及驻宁夏
军政部第六防疫大队和蒙古卫生院等，
于 5日之内，在毗连绥西之入口冲要地
点的宁夏磴口、石嘴山、陶乐、吴忠堡之
沙葱沟等处，以及阿拉善旗定远营、内蒙
鄂托克旗等地，设立检疫站，依法实施检
验，并注重断绝交通，实行堵御方法，积
极推行防疫工作，以资预防。

二

1942年 2月中旬，第八战区司令长
官朱绍良致电宁夏省政当局曰：“电悉，
已派第六防疫大队驻兰之第三中队宋队
长押运大批鼠疫血清，于本月（2月）18
日专车来宁，一俟该批血清到达后，想鼠
疫猖獗当自不难扑灭。”接电后，省政当
局立即发布消息曰：“鼠疫血清已由兰运
宁，到达后即可为市民广泛注射，鼠疫谅

可不致再蔓延扩大。”
2月 21日，驻宁军政部第六防疫大

队接兰州来电，准将运输鼠疫防疫血清
200支，除100支留宁夏急救外，其余100
支将即转运绥西急用。

2月 22日，鼠疫防疫针在第六防疫
大队驻兰州第三中队宋队长押运下，由
飞机运送到宁夏省垣，省卫生处及驻宁
军政部第六防疫大队“分别开始普遍注
射，将来鼠疫之猖獗自不难消灭”。

2月 24日，省政当局发布劝民《布
告》，大意略谓：“凡在本省境内人民，切
实遵行防疫规则，如无特别要事，最好勿
往绥西一带，如因特别要事必须前往者，
返回时须经检查站进行检查，未经检查
者，绝对不准其远行”等语。

3月中旬，“大批医治鼠疫之血清注
射及其他防疫药品”由重庆航运转道运
来宁夏。

三

1942年 3月初，驻宁军政部第六防
疫大队因绥境鼠疫流行，卫生人员需用颇
殷，特分派该队之卫生员前往绥西工作。

3月 25日，驻兰州之卫生署西北防
疫处处长兼西北卫生专员杨永年携带大
批卫生防疫人员及治疗鼠疫之特效药品
于前日午后由兰州抵达宁夏省垣。

3月27日，《宁夏民国日报》发表《防
疫上的一些意见》，文章指出：“西北文化
落后，卫生常识极度缺乏，杨处长是西北
防疫的负责者，盼着杨处长到宁夏来的
机会，贡献一些意见：

一、关于本省因传染而造成的死亡
率，我们虽然不知道确实的数字，然而依
如耳听目睹的结果，一定很大，希望以
后：1.切实调查经常之传染病种类。2.
统计因传染病而致之各项死亡率。3.主
动及联合宣传预防办法。4.采取有效强
迫预防。

二、关于公共卫生，本省医疗、卫生

两方面之不断努力，已有相当之收获，然
而，阳奉阴违，一般市民多无彻底力行。
今后：1.用严厉方法，取缔公共场所之不
合卫生事项。2.有关市民健康之工作，应
积极推行，以与防疫工作收辅助之效。

三、本省是著名的畜牧区域，畜牧
健硕繁殖和疾疫死亡关系民生。今后：
1.加强当地畜牧预防疫的机关。2.切实
奉行畜牧疾病预防和消毒。3.深入蒙旗
工作。4.取缔不合法之兽医。”

1942年 4月 1日，宁夏省卫生处“以
绥西一带鼠疫现已平息，所有在省境各
处设立之检疫……一律撤销”。4月 2
日，卫生署西北防疫处处长兼西北卫生
专员杨永年等一行 50余人，在宁夏工作
结束，离开宁夏省垣，前往“绥西一带防
治鼠疫”。直到 4月下旬，“绥西鼠疫消
灭后，所有本省卫生当局及西北防疫处
之大批医生防疫人员，均已次第归来”。

四

绥西一带发生鼠疫疫情后，宁夏为
预防鼠疫波及，全民紧急动员，开展了大
规模的防疫宣传与清洁卫生工作。

1942年 2月 18日，《宁夏民国日报》
刊登《家庭常识》一书中的《鼠疫防治
法》，从什么是鼠疫、预防方法、临时救治
方法三方面进行了介绍。当天，《国防副
刊》第 12号发表《用中国医药诊治鼠疫
病之商榷》，从鼠疫初时症状、诊治方法、
治病药方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2月24日至25日，《宁夏民国日报》
刊登《鼠疫》文章，从鼠疫的定义、病史、
细菌、传染、症状、治法、预防等 7个方面
对鼠疫进行介绍。

2月25日至3月3日，宁夏省卫生材
料厂在《宁夏民国日报》上刊登《要防鼠
疫，须戴防疫口罩》的广告。

磴口县为预防鼠疫进入宁夏的门
户，1942年 2月，磴口县防疫站谢主任、
胡技正自到磴口以来，积极推行防疫工

作，因而磴口尚称安全。
3月8日，磴口县“为实施清洁卫生，

而免鼠疫等病之流行”，特组织“各机关、
民众等实行大扫除，以资清洁”。

3月9日12时，磴口县“各机关参加
人员齐集县政府，分为 7组，分别出发，
前往县城各界民众处所，挨家挨户实施
清洁检查”。

3月16日，陶乐县政府、县党部在高
仁中心学校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
纪念大会。会后，县党部“以奉令预防鼠
疫”，发动高仁中心学校高年级学生约20
人，组织宣传队，由教员朱廷贵率领，分两
路出发，赴白家台子、上八顷一带，扩大宣
传预防鼠疫应注意事项，以资防微杜渐。

3月下旬，中宁县驻军某师特别党部
以现届春令，为防患未然，杜绝根株，而免
疫病发生计，特商同中宁县党部举行卫生
检查，决定自3月23日至29日，为卫生检
查周，“由各机关、学校、团体派员组织卫
生检查队，实行检查，初予劝告，迭经告诫
尚不遵照指示履行者，拟分别予以合法申
斥，藉资求得整洁之环境”。

4月中旬，吴忠镇警察局因时值春
季，天气渐暖，为预防时疫流行，倡导公
共卫生，特组织卫生检查队，由保甲长协
同逐户检查卫生。“检查时，先由各饭馆、
栈房菜市、肉铺、澡堂子、理发馆、戏园子
及其他各公共场所着手，其次再检查各
商号、住户。至检查手续，开始先将讲求
卫生常识，厉行清洁办法，一一为之指示
明白，令其进行，然后再实施检查，以资
奖惩，斯收实效”。

综上所述，此次绥西发生的鼠疫疫
情。当然由于宁夏省政当局“处置迅捷，
措施得宜，始获杜绝鼠疫之侵入”。但
是，更为重要和值得重视与关注的是，正
如时人所论：当时宁夏采取的一系列预
防与杜绝绥西鼠疫侵入宁夏的措施，对
于“防疫之最大成就，亦实唤醒本省对防
疫认识之一大枢纽也”。（据《宁夏文史》）

抗战期间宁夏预防绥西鼠疫侵入始末


